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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7月30日，酷暑中的上海，气温高

达37摄氏度。就在这闷热的晚上，一些代表陆

续来到法租界望志路的一幢石库门——李公馆

里，他们将参加中共一大的第六次会议，也就

是最后的闭幕式。会议由张国焘主持，毛泽东

担任记录。不料会议开始不久，就有一个“穿

灰布长衫”的不速之客从弄堂进来直接推开后

门，闯入了会场。他借口寻找社联的王主席，

张目四探，随即匆忙离去。富有地下斗争经验

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立即提出中止会议，马上

转移，从而改变了中共一大的会议进程。

闯进李公馆的密探究竟是谁？经考证，此

人乃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程子卿。程子卿是怎么

闯入一大会场的？人们又是何时认定程子卿就

是闯入会场的密探？程子卿究竟是不是黄金荣

的把兄弟？他的人生结局又如何呢？ 

闯入密探，会议不得不转移嘉兴南湖

多位一大代表对密探闯入会场有过回忆。

出席中共一大闭幕式的总共有14人：其中中

共一大代表12人（周佛海因腹泻没有出席会

议），共产国际代表两人。当事人后来各有回

忆：包惠僧回忆他“穿灰色竹布长褂”，李达

说是“不速之客”，张国焘说是“陌生人”，

夜闯中共一大
    会场的不速之客

□   苏智良

陈公博说是“面目可疑的人”，刘仁静说是

“突然有一个人”，陈潭秋说是“一个獐头鼠

目的穿长衫的人”。

最早回忆该事件的是陈公博，他的《十日

旅行中的春申浦》，是在事件发生后十来天内

写的。除了因在《新青年》杂志上公开发表而

不得不采用一些隐语，所忆事实当是准确的：

 此次我在上海，最使我觉得滑稽的，就是

被法国巡捕误认我是日本社会党……有一天夜

里，我和两个外国教授去访一个朋友，谈了片

刻，两个外国教授因事先行，我因为天热的缘

故，不愿匆忙便走，还和我的朋友谈谈广州的

情形，和上海的近状；不想马上便来一个法国

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搜查

之后，微笑着对着我们说：“看你们的藏书可

以确认你们是社会主义者；但我以为社会主义

或者将来对于中国很有利益，但今日教育尚未

普及，鼓吹社会主义，就未免发生危险。今日

本来可以封房子，捕你们，然而看你们还是有

知识身份的人，所以我也只好通融办理……”

其余以下的话，都是用训诫和命令的形式……

后来，陈公博在写回忆录时，再度说到此

事，他在《寒风集》中云：

终于一天晚上，变故遂降临了。我们

在汉俊楼上开会，人还没有到齐，我代表

中共一大会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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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令（原文如此）和吴庭斯基也到了，忽

然有一个仆人跑上楼来报告，说有一个面

生可疑的人问经理在家否，这个仆人也算

机警，急急上楼报告。俄国代表一听这样

说，或者因为长期经验关系罢，立刻主张

解散，我看各人本来已有些慌张，一听马

令主张解散，都开前门分头逃走。

当时住在上海法租界的李达回忆说：

马林……讲话的时间约十多分钟，声

音宏大，马路上的人都可听到，他致词后

正在开始做报告之时，忽有一个不速之客

闯进会场来，张目四看，我们问他：“找

谁？”他随便说了一个名字，匆忙地下楼去

了。马林很机警（富有地下工作经验），

他说“此人可疑，我们赶快转移。”

张国焘在晚年有比较详细的回忆：

大约七月八日晚七时……正要宣告开

会的时候，突然有一个陌生人揭开书房的

门帘，窥探了一下，说声“我找错了人

家”，就转身走了。我们都警觉到这人可

能是法租界的暗探。我立即请大家将文件

收拾好，准备立即离开，并将此事翻译给

马林和尼科罗夫斯基听。马林十分机警，

从座位上一跃而起，以手击桌说：“我建

议立即停止，所有的人分途离开。”

北京代表刘仁静的回忆是：

有一次还没有到开会的时候，我们正

在闲谈，突然有一个人开帘子朝里面一

望，我们在里面的人立即问他：“你找

谁？”他说：“我找错了。”而后就走

了。张国焘说：“这个是包打听，我们赶

快散会。”李汉俊马上把共产党的文件烧

掉了。过了不久，法租界的巡捕就来进行

了搜查。

尽管患腹泻的周佛海没有出席那晚的会

议，但他在《往矣集》中有篇《扶桑笈影溯当

年》，也曾回忆当晚之事：

每晚马林和吴庭斯基也出席。开到第

四晚上，究竟是马林有经验，他说：“明

晚一定要换个地方。我们在此一连开了几

晚会，一定使巡捕注意。”我们说反正明

天只有一晚，一时又不易另找地方，大概

不要紧。于是决定仍在原地。那天下午，

我忽然肚子大痛大泻，不能出门，一个人

在地板上想工作进行的步骤，糊糊涂涂也

就睡着了……原来他们正在开会的时候，

忽然有一个陌生的人跑进房来，因为当时

既没有卫兵守门，而汉俊家又是和同乡合

住，所以此人上楼，没有人去阻止。他进

房来一看，便道：“对不起，走错了。”

说完，立即退回。究竟是马林机警，便

道：“快散了罢，一定是侦探。”于是立

即散会，只有公博还留着与汉俊闲谈。

董必武的回忆是：

开会为什么被敌人发现呢？因为那

时，外国人要到中国人住的地方是不太多

的，国际代表马林走进去时有人就跟着走

进去了……第二天会议就改在嘉兴南湖继

续开。

综合各位代表的回忆，关于会议场所，各

位均认为在李公馆的楼上，取得了一致。关于

时间似也相同，只是在具体钟点上有小的分

歧。而闯入者的服装，包惠僧的回忆最具体，

“穿着灰色竹布长褂”。陌生人的态度很好，

“对不起”是几乎所有回忆者都听到的，显然

陌生人不希望打草惊蛇。

这个“陌生人”就是法租界巡捕房的密探

程子卿。代表们撤离后不到15分钟，巡捕房开

来两辆警车，派来了1个法国总巡、2个法国侦

探、2个中国侦探、1个法国兵、3个翻译，共9

人。他们包围了李公馆，然后冲进公馆翻箱倒

柜，严密搜查，并盘问了留守的李汉俊和陈公

博。最后因为没有搜查到有价值的东西，只好

怏怏而去。

程子卿救了共产党人？

那么，世人是何时知晓程子卿就是闯入一

大会场的密探的呢？谁第一个确认闯入一大会

场的“包打听”就是程子卿的呢？作出这一贡

献的是作家叶永烈先生。1990年，叶采访知情

者——原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长薛畊莘后揭开了

这一谜底。叶在《名人历史现场》中回忆道：

很偶然，我的长子有一回到上海电影

制片厂导演中叔皇家去。中叔皇问及我最

近在写什么。 

他一听说写的是关于中共一大的长

篇，马上就说可找薛 莘先生聊聊，因为

薛先生曾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 

我于1990年8月9日前去拜访薛先生。

薛先生已经八十有六(生于1904年10月22

日)，看上去却只有六十来岁，前庭开阔，

戴一副墨镜，一件白色绸香港衫，正坐在

藤椅上看书。他知道我的来意，热情地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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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接待。 

薛先生是混血儿，父亲是中国人，母

亲是英国人。他生在上海，九岁时到比利

时，英语、法语都极为流利。母亲对他

说：“你应当爱你父亲的祖国。”他后来

回到上海，在上海的法文日报工作。1929

年，他考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翌年，进

入这个巡捕房的社会科工作。他谈起了自

己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的种种见闻。

我问及他是否了解法租界巡捕房在

1921年搜查李公馆的情况，他说，他听上

司程子卿讲起过。 

那是30年代末的时候，程子卿曾跟他

聊及，1921年曾往李公馆搜查——当时只

知道一个外国的“赤色分子”在那里召集

会议。首先闯入李公馆侦察的便是程子

卿。 

此后，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学者对薛
畊莘进行了口述采访，并公开发表。2002年，

我作为央视、上视联合拍摄的纪录片《海上

沉浮》的历史顾问，曾带摄制组去岳阳路薛
畊莘先生寓所采访，他当时虽已98岁，记忆力

颇佳，也曾说起程子卿夜闯一大会场事，以后

又多次拜访请教。近日笔者查找了公安局档

案，基本了解了薛畊莘的人生经历。薛畊莘

字仰衡，法文名约瑟夫•薛，晚年因“畊”

字较为生僻，因此户籍中也作薛耕莘。他1904

年生于上海，研究生学历。1930年进入法租界

巡捕房，后升任政治处主任、督察长。1951年

被捕，1975年特赦，1981年获得平反并担任上

海文史馆馆员。2008年9月9日病逝，享年104

岁。薛畊莘考入法租界巡捕房，先充便衣警务

人员，后担任政治处社会科翻译，这以后在程

子卿的领导下工作。也应该就在这一期间，程

子卿将闯入共产党会场的秘密告诉了薛畊莘。

1991年，叶永烈的《红色的起点》由上海

人民出版社出版，首次披露程子卿是闯入一大

会场的人。

那么，法租界的密探当时怎么会这么快知

晓中共成立开会的呢？已有的史料披露，马林

这位世界职业革命家于1921年4月在奥地利维

也纳领取前往中国签证时被捕，获释之后就成

了各国警方密切注视的目标。他在动身来华

后，行踪处于严密监视之中，所以他在途经科

伦坡、巴东、新加坡、香港时，都受到了严

格的检查。这些情况迫使马林在6月3日到沪后

就向荷兰总领事馆登记（否则就有被驱逐的危

险），并以《地方经济学家》杂志驻上海记者

身份公开活动。6月17日上海法租界公董局曾

致上海荷兰总领事一信，报告马林的行踪，马

林已乘意大利船阿奎拉号到达上海，并化名安

得烈森入住南京路东方饭店。

所以，马林到上海后，密探们已把他的行

踪查得清清楚楚，并记录在案。实际上，租

界警方当时已得到共产主义组织要在上海开

会的情报。日本警视厅6月底就得到情报说，

“上海支那共产党”近期将召集各地（北京、

上海、广州、苏州、南京、芜湖、安庆、镇江

等）代表开会，日本人也将参加。这份报告虽

然把预定开会日期误作“6月30日”，但开会

地点却是“上海法租界贝勒路”（今黄陂南

路），不见得是虚报。这份报告没有涉及情报

来源，我们还不知道日本警视厅是通过何种渠

道搞到这份情报的。但是，按照当时的外交惯

例，日本警方的情报肯定是来自或者通报给了

在上海的各国当局。所以马林来到李公馆开会

时，就已经引起了租界当局的警觉。

陈公博在1924年也曾指出：

在大会召开之前，外国租界就已收到

了许多报告，说东方的共产党人将在上海

开会，其中包括中国人、日本人、印度

人、朝鲜人、俄国人等。所有的租界都秘

密警戒，特别是法租界。或许是因为有密

探发出警报，侦探和警察就包围了召开会

议的建筑物。

法租界当局还立即制定了一个条例，这很

可能是已经提前侦知共产党要开一大会议的相

关信息，加强警戒的一个步骤。这就是7月31

日上海报纸报道的《取缔集会条例》。条例规

定，自8月1日以后，凡集会须于48小时前取得

法租界警察局局长许可，秘密集会，或不申明

集会目的者，一旦探知，即加以处罚。

于是，法租界巡捕房派程子卿进入李公馆

侦查见机行事。而薛畊莘引用程子卿的解释比

较特别：

1921年7月1日前的一周，中央巡捕房

的便衣巡捕在公共道路萨坡赛路上（今

淡水路）例行巡逻时，拦下两个形迹可

疑的人：他们操着一口北方话，紧接着在

他们身上搜出两颗手雷。司法警察带回巡

捕房政治组后，我们对这两人进行审问，

最终了解到，这是北京政府许诺，如果能

将这两颗手雷扔到共产党开会的地方，就

给他们一万大洋。他们还透露，即将在7



40

人物春秋

月1日开会的12位红色政权领导人中的一

人，将开会的信息出卖给段祺瑞元帅，而

这天被认为是共产党的成立之日。根据这

些情况，我将此事报告刑事组长查扎尔

（Chazal）先生，希望能够通知共产党领

导人转移中共成立大会召开的地点。

薛畊莘在他的法文版回忆录里说，闯入会

场的事情程子卿对他说过很多遍，因此记忆非

常清晰。他甚至认为，是程子卿有意放跑了共

产党人：

闯入会场的插曲载入史册，说的就是

“一个穿青色长褂的法国巡捕密探”打断

共产党事先准备的会议议程！事实上，很

可能就是这个密探挽救了他们。法国巡捕

们都很清楚，如果那个密探想制止那些开

会的人，他们一个都逃不掉。而事后人们

津津乐道那个穿长褂的密探，我是十分了

解的：就是程子卿！程子卿终年身穿旧式

的长褂，夏天单穿棉布长衫，冬天在里面

衬上双层棉夹袄。

但对薛的回忆，目前尚无其他史料能加以

证实。

由于程子卿的闯入，中共一大不得不中

止，后移至嘉兴南湖召开了最后一天的会议。

程子卿本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但闯入中

共一大的事情却使他在历史上出了名。

程子卿从会场侦查退出后，应该是直接向

法租界警务处总监费沃利报告。张国焘回忆说

搜查带队的是总巡，如果属实的话，就应是费

沃利。费沃利带了一队巡捕密探搜查李公馆。

这时程子卿是否重返李公馆会场，一大代表们

并没有回忆，可惜的是，程自己也没有回忆。

也许他没有再进入，也许他在暗中窥视。

上海滩的“黄老大”、“丁老二”、“程老三”

程子卿是江苏镇江人，生于1882年3月3

日，初中毕业（并非只读过三年私塾），在当

时文化程度算是比较高了。后因家贫在镇江的

米店当学徒，天天拎米包，练就了过人的臂

力。1900年前，程子卿从镇江到上海谋生，在

十六铺码头做搬运工。根据叶永烈的叙述，

薛畊莘曾出示过他当年穿警服时与上司程子

卿的合影，可以看出程子卿身体相当壮实。

他在那里结识了帮会首领兼“包打听”黄金荣

和丁顺华，“他们三人因气味相投，结拜为青

帮弟兄”，人称“黄老大”（黄金荣）、“丁

老二”（丁顺华）、“程老三”（程子卿）。

严格而言，当时的黄金荣还没有加入青帮，到

1920年代他才拜“大字辈”首领张锦湖为老头

子，加入了青帮。薛畊莘曾回忆：

黄金荣、程子卿、丁顺华为结拜兄

弟。丁顺华本地人，我的父亲与他的父亲

是老友。早年他们在郑家木桥一带做坏

事。当时，洋泾浜里船只很多，浦东的商

人划着船来此经商，黄金荣等便经常敲诈

或抢劫。在法租界敲诈了就跑过洋泾浜，

逃到英租界去。反之，又跑回法租界。后

来，法国人为了“以毒攻毒”将黄金荣引

入巡捕房。后来，果然租界的秩序正常

了，黄金荣因为有功而升到三道头。但外

国人是看不起黄金荣、程子卿之流的。他

们毕竟是流氓出身。黄金荣、程子卿还算

识一点字。

程子卿那时还不到20岁，又因为他的皮肤

黝黑，绰号叫“黑皮子卿”，属青帮的“悟”

字辈人物（薛畊莘这样写应有根据，但目前笔

者还不清楚程子卿何时正式加入青帮）。到上

海后，程子卿也曾进入过“法书斋堂”学习。

黄金荣于1892年进入巡捕房。有资料表

明，1908年经黄金荣介绍，程子卿进入法国巡

捕房当了巡捕——那年他才26岁。程子卿尽管

不懂法语，但为人机警，办事能力强，后来升

为刑事科的政治组探长，官运比把兄黄金荣要

好。正如薛畊莘所言，在巡捕房，“黄金荣

就是一个普通的小‘包打听’，比程子卿还

小。”辛亥革命前后，黄金荣经人介绍曾与时

居法租界的孙中山相识，并曾对孙中山的革命

活动有所援助，因此程子卿也跟随黄金荣结识

了孙中山。他不仅负责保护孙中山的安全，且

与孙中山的关系更进一步，参加了国民党。所

以他在简历中标明入国民党的地点为上海，入

党为“孙总理代办”。政治组专门负责处理法

中共一大代表乘坐的南湖游船(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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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界的政治性事件，组长为法国警官萨而礼。

程子卿背靠黄金荣，又是青帮中人，他“利用

探长的身份，与居住在法租界内的国民党各派

人物，都有联系，更有杨虎、陈群，同为青帮

人物，引为好友，因此消息十分灵通，深得萨

而礼的倚重”。随着法租界政治性事件不断增

多，这个政治组1929年升格为政事治安处（俗

称政治处），萨而礼担任处长。程子卿受到重

用，成为萨氏的左膀右臂；1930年代相继担任

政事治安处主任、督察长。薛畊莘回忆，与黄

金荣关系密切的程子卿，也参与了“四一二”

政变：

1927年“四一二”政变前，蒋介石在

龙华召见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人，

程子卿亦在座；且早于政变前两个月，就

已预测中国政局将有重大变化，即国民党

左右派之间的矛盾及国共两党行将濒临破

裂，并为事实所证明，由此受到法国外交

部的重视和赞赏。“四一二”政变中，程

子卿出了力，事后经杨虎保举，国民政府

颁发程子卿“青天白日三等”勋章。胡汉

民、汪精卫各赠他亲书字轴一幅，程子卿

把字轴挂在薛华立路（今建国中路）和平

坊4号厢房会客室中，以为荣耀而自豪。

程子卿与黄金荣长期保持密切关系，此点

也为黄金荣的管家程锡文所证实。由于程子卿

这个小兄弟与黄金荣岁数相差较大，因此黄门

内部多将程子卿归在黄门弟子之中。

1920年代末，程子卿与杨景德女士结为连

理。程杨两人皈依了天主教，这也许是与法国

人比较接近的缘故吧。他们共育有两女一子。

就在生下次女的那一年，程子卿搬迁到薛

华立路和平里（今建国中路173弄），那一带

是上海中产阶级的居住区，程子卿一直住到离

开人世。在法租界，程子卿有时也为共产党、

进步人士以及国民党左派做一些有益的工作。

如他参与了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的活动并予以保护；一些中共党员被捕，经宋

庆龄等向他“疏通”而获释；参与侦破国民党

特务暗杀杨杏佛案；国民党特务曾在法租界绑

架农工民主党领导人邓演达，被巡捕房破获

后，程子卿曾请宋庆龄转告邓演达：“切戒一

人随便外出，最好通知捕房派人保护，以防不

测。”程子卿曾表示“我现在也是教徒，愿追

随真理做人和做事”，他的这些行为引起了国

民党内右翼分子的不满。1931年至1936年间，

程子卿曾先后收到7次匿名警告信，最后两次

还附有子弹。程子卿曾在徐家汇路打浦桥附近

遇刺，幸未受伤。此后程子卿上下班时，法租

界巡捕房均派员护送，前后达半年之久，直到

抗战爆发，才得以平安度过。

笔者手头有一张程子卿警察证的影印件，

从中可以解读出一些历史的信息。程子卿的法

文名字为Zeng Cse King，供职于法国领事警察

局，即法租界巡捕房，警号为631号，等级为

侦探督察长，编号为501号。发证时间为1943

年。就在那一年，汪精卫伪国民政府“收回”

了法租界。由此可见，程子卿并没有在1939年

退休，程子卿自称“在法捕房35年”。法租界

被收回后，8月6日程子卿担任了汪伪市政府的

督察处处长。1944年4月2日起改为简任三等警

监。8月17日起，他派任伪上海市政府督察处

第二督察区主任督察长。是年12月1日，又转

第六督察区担任主任督察员，直到1945年2月

12日免职候用。抗战胜利后，据说程子卿在国

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挂职，拿份干薪，但并没

有什么职务和职责。薛畊莘则认为，程子卿并

不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正式军官，没拿过什么

薪水。

新中国成立后，程子卿留在了上海。因历

史上的政治问题程子卿受到了政府的审查，他

意识到可能被捕，便向宋庆龄求助。宋庆龄出

面向有关部门作了说明，程子卿没有被捕。知

情者薛畊莘指出，“由于他对人民做过一些

好事，解放后被审查时，幸蒙宋庆龄先生力

保，在年老患病期间，才未予关押”， “也

没有被怀疑是帝国主义买通的间谍”。此后他

赋闲在家，所以解放后登记的职业为“年老

无业”。但生活颇不错，1950年代他家里仍雇

有3名佣人，还有一位奶妈。程子卿虽没有职

业，但儿女均学有所长，成为医生、技术人

员，孙辈环绕膝下，安享天伦之乐。1961年9

月27日，程子卿病逝于建国中路家中，终年79

岁。他夫人杨景德于1980年因肺炎病故，终年

83岁。（有些论著称程子卿死于1956年，如叶

永烈《名人历史现场》，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

年版，实际上程死于1961年——作者注）

解放初，人们并不知道程子卿就是闯入共

产党成立会场的“不速之客”，否则也许会留

下更多的一手资料。不过对于程子卿来说，这

或许是值得庆幸的，否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

下，他的晚年也许就不得善终了。  

（作者系文史学者、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